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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本岸田政府将“新资本主义”作为其施政纲领，谋求实现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这既是日

本摆脱经济停滞的一种谋划，也是应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危机的战略选择。从“二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

展阶段看，日本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是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日本与美国在经济安全问题上共同对付其

他国家。在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日本经济陷入长达三十年的停滞，其原因既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因

素。在岸田的“新资本主义”构想中，经济安全问题仍然重要，但这一次是向资本主义第一阶段的回归，即美

日合作应对其他国家的挑战。 日本转向“新资本主义”对中美日之间的关系有着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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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后

宣布推进“新资本主义”的施政目标，其核心理

念是实现 “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 岸田认

为，“实现新资本主义之车的两个轮子是增长

战略和分配战略”， 并将科技立国定为首要任

务，大胆投资于绿色、人工智能、量子、生物等

尖端科技的研发，同时注重供应链和半导体国

内布局在内的经济安全。 在分配这一侧，岸田

认为，如果仅仅只是增长，而不进行充分的分

配，那么消费和需求就无法高涨，就无法实现

下一次的增长。

在该构想提出时， 多数评论和分析集中

在该构想的经济效应上， 并且认为实施此项

改革面临不少困境。 英国《金融时报》当时认

为这不过是一种侧重于维护中小型公司利益

的政策。 而日本国内也有舆论认为，尽管岸田政

府于当年 11月 19日发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

政支出计划，但从增长战略中很难发现新内容。

对于岸田“新资本主义”中的“再分配”内容，也

有日本学者认为， 要实现从经济增长到提高工

资的转变，岸田政府就要能抵抗金融界的压力，

提高对金融收益征收的固定税率， 但后者已被

股票市场的反应抵消，因此，岸田提出的“从新

自由主义转变”不可能顺利实现。 [1]中国社会科

学院日本研究所课题组对其进行初步评估后认

为，在执行基础不稳的情况下，岸田推进此项改

革的前景很不明朗。 [2]周永生认为，岸田的“新

资本主义”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在日本、东

亚和印太地区产生溢出效应，不过，前提是岸田

不能成为短命首相。 [3]

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我们的初步结论是，日

本宣扬“新资本主义”的意图远不止于提升公司

利益， 而是一项旨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和提升

美日同盟关系的战略性举措。 作为曾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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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经济体（1968—2009 年间），目前的世界

第三大经济体和长期处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区

域的日本， 郑重其事地提出一种资本主义新形

态，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件事。 同时，作为东亚

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十分紧密， 中国从日本借鉴学习过不少发展经

济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经验。但与此同时，也

有人担忧中国经济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

而仔细辨认中日经济社会异同可能会越来越重

要。从国际战略角度看，近年来日本显著加强美

日同盟， 追随美国打压中国的势头日益突出和

强劲。 在很长时期内，不少人曾相信，凭借中日

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 日本多少会在中美

之间采取慎重和平衡的态度，但事与愿违，日本

却日益强化经济安全思维， 那这背后的深层次

考虑究竟有哪些，与“新资本主义”的联系在哪

里？ 这也是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

一、“新资本主义” 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

危机

对资本主义形态进行日本式的概括， 在日

本经济史上并非始于岸田政府。例如，日本经济

史学者认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常认

为是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至 1973 年）， 对日本

企业竞争力贡献最大的是 “日本型企业体系”，

它们重视股东、银行、交易方、职工等企业的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关系。 [4]日本著名经济学

家都留重人在 1990 年回顾日本经济发展阶段

时也表示，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是日本资本主

义历史上特有的转折点，进入了所谓“法人资

本主义”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相互关联的法人

组织网络控制着公司的融资，公司之间交叉持

股；并且，日本公司治理机制不像典型的西方

国家那样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而是合为

一体。 [5]

岸田政府所谓的“新资本主义”，与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倡的 “利益相关者

资本主义”有内在的联系，二者均将社会因素放

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重点解决不平等、气候变化

等问题。 按照施瓦布的定义，“利益相关者资本

主义”将“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贡献公平且分配

公平，关注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包容性”[6]。 2022
年 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岸田首次向

国际社会公布了“新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并表

示日本经济不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妇女参与

劳动和就业扩大，安倍经济学取得积极成效，岸

田政府将沿着安倍经济学的路径往前走， 大胆

推进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 [7]

不过，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结束不到一

个月，乌克兰爆发危机，这一重大事件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岸田政府的“新资本主义”的重点，

从注重增长与分配的平衡更多地转向实现增

长。 2022 年 6 月，岸田进一步细化“新资本主

义”的四大支柱内容及其政策支持体系，减少了

“新资本主义”中有关“分配”的内容，更加专注

于增长。 [8]实际上，“新资本主义”更多地转变为

一种新增长战略。岸田表示，“新资本主义”是资

本主义的升级版，需要解决两大挑战：一是经济

外部性问题，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和城市化

引发的问题；二是来自威权国家的挑战，必须

使民主国家的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以

捍卫自由和民主。 为实现上述目标，岸田政府

设定了四个关键领域的改革和调整计划，分别

是人才、科技创新、初创企业以及绿色和数字

倡议。对岸田当选首相时提出的“新资本主义”

相关说辞进行比较后发现， 当前岸田政府强调

第二大挑战， 与乌克兰冲突加剧了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危机密切相关。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学界围绕其对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2022 年 3 月， 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认为，北

约应该承担这场冲突的主要责任， 原因是基于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大国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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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乌克兰是缓冲地带，不能加入北约。 [9]他的

这一观点与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的判断

是连贯而一致的，却引发了全世界的持续关注，

多数西方人士并不同意米尔斯海默的结论。 作

为美国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米尔斯海默一贯认为， 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

根源， 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目标不符合美国的

国家利益， 美国政府应当执行以克制为中心的

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10]而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性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虽然承认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的危机源于冷战后的扩张———特别是全球

资本主义的广泛传播，但仍强调，如果没有其他

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美国也不会安全，因此，

美国必须保持对其他国家事务的干预。 [11]按照

米尔斯海默 2019年夏季的预测，美国决策者不

会接受中国成为一个地区霸权， 美国已转向遏

制中国。 [10]4

在此态势下，美日同盟进一步巩固。拜登政

府上任之后， 一举扭转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

政策，于 2022 年 5 月访问东京之际提出“印太

经济框架”，欲以盟友体系压制中国崛起，并重

塑美西方的国际领导地位。 岸田政府对加强美

日同盟的态度比以往更加急迫。 2022年 6月岸

田首次参加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

2023年 1月以首相身份首次访问美国。与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时日本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

的扭捏姿态不同， 美国对日本此次参与美国发

起的对俄罗斯制裁是很满意的。不仅如此，美国

也对岸田政府计划在 2027 年将日本的国防开

支增加到 GDP的 2%表示赞赏。 岸田出访美国

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冲突不仅

关系到东欧的命运， 还关系到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12]美日两国在岸田访美之后发布的

联合声明中表示， 两国将继续维持其经济领导

地位。 [13]

与日本岸田政府“新资本主义”思想观念转

变同步而行的是， 美国拜登政府也开始放弃新

自由主义的一套政策体系。 2023 年 4 月，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提出了“新

华盛顿共识”，否定了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逐渐

形成的“华盛顿共识”。 “新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标志着美国放弃以小政府为核心的新自由主

义， 转向曾被美国政学两界强烈批判的产业政

策。 “新华盛顿共识”也包括以国家安全名义对

华实施经济脱钩的内容。 [14]因此，对新自由主义

的不满，不仅仅只是日本的认识，也是美国这个

最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从时间上看，美日在

资本主义形态该如何演变这一问题上虽有共

识，但日本政府反应更快，比美国政府更早地承

认资本主义本身需要进行大调整。 2022 年 10

月，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第 11 次“新资本主

义” 研讨会邀请美国哈佛大学瑞贝卡·亨德森

介绍其重审资本主义的想法及海外动向，并表

示要修订此前制定的新资本主义实施计划。亨

德森是哈佛大学在任的 25名校级教授之一，近

年来在哈佛商学院讲授“重新想象资本主义”这

门课， 备受哈佛大学高级领导力计划学员的欢

迎。 2020 年出版的以这门课程内容为主的《在

着火的世界中重新想象资本主义 》一书，旨在

推翻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确立的 “利润最大

化”这一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 该书赢得了美

国商业人士的赞誉， 这本身表明美国商业界的

思潮也发生了变革。

从更大范围看，“新资本主义” 呼应了国际

秩序的巨变。 岸田多次强调要重振日本的中产

阶级，这和美国拜登政府的政策主张相一致。西

方国家的政府正努力将经济增长的成果用于稳

定社会，表现在提高工资或减轻家庭负担，建立

更公平的经济。不过，这种努力正遭遇国际力量

对比和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挑战。 2023 年 8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在南非举行，

会后 6个新成员国加入金砖机制。 习近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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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致辞时指出，“以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新兴

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 20 年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80%， 过去 40 年国内生产

总值的全球占比从 24%增至 40%以上”[15]。对美

西方而言， 扭转国际力量对比可能是比解决分

配问题更急迫的挑战。

因此，理解日本 “新资本主义 ”战略的走

向， 也应当从更加广阔的国际变迁中加以研

判。对日本来说，不仅要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

还期望继续巩固美西方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都在进行深度和广度上规模巨大的经济

和社会转型，共同推动了全球体系层次上的巨

大变革。 由于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各方都试

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很有必要重

新解读日本经济兴衰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动因，

以深刻理解日本政府提出“新资本主义”的深

层期待。

二、日本经济增长轨迹与“失去的三十年”

按照岸田文雄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

讲时提出的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资本主义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其一是从

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的转变，即 20 世纪 50 年

代和 60 年代， 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

家和大政府。其二是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

的转变，即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兴起的以“华

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由主义。 岸田进一步

指出，在前两次转变中，人们纠结的是“市场还

是国家”“公共还是私人”， 即一种非此即彼的

关系。但在岸田看来，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

是向“新资本主义”演变。在“新资本主义”这个

阶段，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将开展深入的

合作，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学术角度看，

岸田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一分类吸取了

学术界的既有成果，但概括不甚准确。例如，美

国学者杰弗里·弗里登在 2006 年出版的《20 世

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一书中就已做过上述

阶段性划分， 并强调 1950—1973 年间布雷顿

森林体系之所以运行良好，就在于福利国家保

障了社会层面对经济一体化的政治支持，也就

是说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并非顾此失彼。 [16]

从经济增长的表现看，在岸田所归纳的上

述三个阶段中，日本经济的走势可以说截然不

同。 第一阶段日本经济增长表现特别优异。 如

图 1 所示，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人均 GDP 增长率年均达到 9.3%， 而经合

组织成员人均 GDP 增长率年均只有 4.1%，日

本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 2倍以上。 日本

经济的异常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 20

世纪 80年代初，美国研究东亚国别区域问题的

学者查尔默斯·约翰逊，提出了基于日本经验的

“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日本经济的成功源于

政府介入产业发展。 [17]而当时美欧主流的经济

学理论是基于自由市场的增长理论， 政府作为

规则的制定者，只扮演守夜人角色，并不入场。

不过， 基于日本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成

为欧美学术界的主流。

日本经济停滞不前， 发生在资本主义体制

大变革的第二阶段的中期， 即 20 世纪 90 年代

初。从 1992年起，日本的年均人均 GDP增速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 1 日本与经合组织成员的人均 GDP增速
（1961—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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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增速。以十年期计算，

从 20世纪 90年代到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

日本人均 GDP 增长率分别为 1.2% 、0.4%和

1.3%，而经合组织成员国在上述三个十年的增

长率分别是 1.8%、1.0%和 1.5%。 以整个三十

年（1992—2021 年）计算，日本人均 GDP 增长

率为 0.6%，而经合组织成员人均为 1.4%。 ①日

本不足经合组织的一半，这就完全颠倒了 20 世

纪 60年代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时期的关系，当时

日本的增速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增速的两倍以

上。 也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历的是“失去的

二十年”，2013 年安倍经济学提出的一揽子经

济政策结束了“失去的二十年”。 [18]549—595鉴于第

三个十年日本的人均 GDP 增长率和经合组织

成员平均水平差不多，这一结论也不算离谱。不

过，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200年，西方经济体的年

均增速达到 2%， 凡是低于 2%的年份实际上都

是低速增长。从 GDP增长率看，20世纪 90年代

以来的三十年，日本年均只有 0.7%，而经合组织

成员年均为 2.1%，两者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②从

这个角度衡量，也可以说是“失去的三十年”。 不

难理解，日本人怀念第一个阶段的增长。

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敏和星岳雄认为 ，

2013 年安倍经济学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

极的财政政策， 到 2019 年初已基本结束通

缩，需求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 [18]595—596不过，

这一判断仍显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显示 ，2020 年和 2021 年，日本的通胀率分别

为-0.03%和-0.2%。③2023年 8月 29日，日本政

府发布年度经济白皮书， 声称日本正在走出长

达 25年的通货紧缩。 [19]IMF数据显示，2022 年

和 2023 年， 预计日本的通胀率分别为 2.5%和

2.7%。 2023 年初，岸田文雄曾呼吁日本三大经

济团体，让工资增长率超过通货膨胀率，以推进

“新资本主义”的分配策略。 日本厚生省公布的

数据表明，2023 年 5 月以后， 日本的工资增长

率同比才有所上升。特别是工会谈判结果显示，

预期 60%的工会同意将今后一段时期的工资

增幅提升至 3%以上。 如果实现这一协商结果，

那么这将是 1994年以来的最高工资增幅。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实际上

就是美国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 也是

被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单极主导国际格局的

时期。 在这一时期日本经历了所谓的经济增长

停滞的三十年，日本人均 GDP相对于美国人均

GDP的水平不断下滑，从起初的四分之三下降

至不足 60%， 三十年来相对值下跌近 20 个百

分点。 ④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日本对美国领导

国际社会完全满意， 日本在了解到美国国内也

对此不满意的情况下，岸田政府最终提出“新资

本主义”，以否定新自由主义。

日本经济的衰落还体现在出口上。 日本货

物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的 7.4%下跌至 2022 年的 3.1%， 下跌 4.3 个

百分点。 ⑤对日本来说，其成功之道在于长期以

出口立国，国际关系学者理查德·罗斯克兰甚至

提出“贸易型国家的兴起”，用以说明日本走出

了一条不通过战争获得经济增长的道路。 [20]当

前，日本出口占比的大幅度下降，是辨认日本经

济影响力衰落的重要指标， 也是理解日本转向

美国的一种视角。

三、理解日本经济停滞的国内和国际因素

（一）国内的视角

经济学界对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解释主要

集中于国内因素，特别是总需求不足。美国前财

政部长、 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曾在 2013
年年底提出， 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可

能陷入“长期停滞”的局面，原因是世界的总需

求长期不足。 促使萨默斯提出这个新概念的一

个现实案例实际上就是日本。萨默斯认为，尽管

日本维持零利率政策， 但日本的 GDP 还不到

上一代人的三分之二，经济无法恢复到正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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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21]就需求侧而言，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面

临的问题没有太大区别。日本经济学家伊藤隆

敏和星岳雄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日本

经济停滞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导致的。但总

的来说，需求方面的影响超过了供给侧方面的

影响。 [18]549—550

真正具有日本特色的可能是人口老龄化。

伊藤隆敏等也指出，21 世纪头十年， 供给方面

的因素变得更为重要， 日本老龄化成了经济恢

复增长的严重制约因素。 [18]550世界银行数据显

示，日本 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曾经是

很高的，1991 年达到顶峰，占比达 69.8%，此后

一路下降。 但在整个 90年代，日本的这一年龄

区间的人口占比还是高于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

水平。人口因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人口减少既

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结果， 也是造成日本经济长

期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 2004 年开始，

日本的 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经合

组织的平均水平，并于 2015年跌破 60%。 此时

经合组织成员的平均水平还停留在 66%，甚至

比 1960—1990年阶段年均水平 （63%） 高出 3

个百分点。与 20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末日本

经济表现较好时期相比 ，2022 年日本 15—6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下跌了 10个百分点。

这是造成日本经济困境的重要原因。在 21世纪

的第二个十年， 日本人均 GDP 增速要优于第

一个十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际劳动人口的

扩大，安倍经济学成功地让日本妇女大规模参

与劳动，同时改革移民政策，大量吸引南亚和

东南亚的劳动力。 但是，日本人口萎缩仍将持

续影响日本经济增长前景。据英国经济学人情

报社发布的预测 [22]，2020 年至 2050 年间，日本

实际人均 GDP 的增长率还能维持在 1%，比

1992—2021 年间的人均 GDP 增长率高出 0.4

个百分点，但显著低于 1961—1991 年间的年均

5.2%。 考虑到日本人口仍将迅速萎缩， 日本

GDP年均仅增长 0.4%。 因而，未来日本的相对

经济重要性仍将进一步下降。

（二）国际的视角

国际因素自然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关

键变量，但相关认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例

如，伊藤隆敏等认为，1985 年签署《广场协议》

与日本经济最终陷入停滞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

系。 [18]555这一看法与中国很多人的印象有着极

大的区别。 不过，伊藤隆敏也承认，日元升值推

高了在日本国内生产的成本， 迫使一些企业将

工厂迁移至国外， 导致日本国内的资本形成下

降。进入 21世纪，日本劳动力萎缩，进一步促使

日本企业加大对外投资力度， 国内产业的空心

化日益恶化。 [18]583—584

导致日本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经济停滞

的国际因素中，有不少与国际权力斗争相关。这

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 在此阶段发

生过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美日贸易冲突，美国

打压日本的出口，减少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这至

少是日本货物出口额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 冷

战结束后，美国不再因安全因素容忍日本，特别

是在技术上加大卡死日本的力度。 而关于国际

权势和安全因素如何影响经济， 是主流经济学

家研究不够深入的领域。 例如， 伊藤隆敏等认

为， 美日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在于，“国际上各

国国民储蓄和投资存在差异， 这在政治上是否

具有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跻身世界最

大的经济体行列之后，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是

否仍然可行”[18]548。 对于这两个问题，学术界依

然争论不休。第二件事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将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推向全球，促使中国和印度

的低端劳动力大规模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

可能是间接导致日本经济低迷的非常重要的原

因之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动力， 当国际市场吸收大规模的低端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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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就会发生极大的改

变，日本要么依靠创新进入科技前沿，获得像

美国那样的专利垄断利润，要么继续维持“世

界工厂”地位。 因为在推动经济运行的其他两

项要素———资源和货币主导权上，日本都是没

有竞争力的，日本政府曾多次努力想打破货币

的制约， 如在东亚地区推动形成日元货币圈，

但并不成功。

第二个阶段则是 21世纪以来的二十年，这

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比巨幅下降的二

十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计算，经

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自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至 21 世纪初，长期保持在

80%以上，但 2022年首次跌破 60%。今年 5月，

日本广岛举行了 G7 峰会，1975 年 G7 筹备建

立时， 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 62%，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仍有 52%，但目前下

降至 44%。 ⑥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世界秩序的能

力已大幅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最近十年美国经

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对稳定， 下降的主

要是欧洲和日本， 美国经济占发达经济体的比

重反而提升了（图 2）。 全球经济治理正朝着更

均衡的方向发展， 发达国家使用廉价外部劳动

力，或者说不对称地获取跨境交易的各种好处，

这样的时日已难以再现。 当前中国经济升级加

速，人力资本雄厚，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口近 2.2亿。 [23]中国的竞争力令美日望而生畏，

并迫使美日调整其经济政策和相互关系。 由于

美国在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占比上升， 很多美国

盟友更希望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这一点从盟友

对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

看得很清楚。

日本面临的困境是， 如果不能跟上美国的

步伐，成为创新领域的顶尖选手，就只能选择和

亚洲国家重组经贸关系。 日本作出的选择是成

立不包括中国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TP）。 目前，日本岸田政府进一步

向美国靠拢，加入美国对华经济“脱钩”的阵营。

对于日本的这种选择， 依据上文我们所作的分

析，可以合理地做一个推断，在“二战”后资本主

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中， 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最好

的是第一阶段，其次是正在展开的三十年，表现

最差的是中间的三十年。 而第一阶段正是冷战

对抗的三十年，也许日本人会认为，一定程度的

冷战式阵营对抗有利于日本经济发展。

需要警惕的是， 目前学术界对于安全和经

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学术界

已有成果对安全因素的经济影响， 特别是国际

体系层面的战略博弈如何影响经济还远未达成

共识。 因而，岸田政府推出的战略———“新资本

主义”+“新时代的现实主义外交”存在着巨大的

不确定性和矛盾性。 日本仍需要应对亚洲经济

和美国经济体系之间正在发生的脱钩和重构。

四、结论

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后提出“新资本主

义”政策体系，并认为这是“二战”后两个阶段

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国

家———的升级版，试图实现增长和分配之间的

良性循环。 为此，岸田不仅聚焦于提升人才、技

术、公司等的竞争力，还试图抢占数字经济、绿

色发展和气候变化等前沿领域。 然而，无论哪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图 2 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和七国集团的比重

（1960—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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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都必须协调国际和国内的

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资本主义”意味着日

本的这一战略不仅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 也会

产生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的影响， 因而也就不

难理解，经济安全是“新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

不过，现有成果对“新资本主义”这一层面的分

析显得不够。本文认为，如果从三个阶段的角度

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经济安全”问

题都隐含其中， 只不过第一阶段是日本和美国

结成同盟对付其他国家， 第二阶段是美日之间

就经济安全展开博弈， 而到了岸田政府提出的

第三个阶段， 日本的经济安全战略开始向第一

阶段回归，主要的针对方是中国。

在俄乌冲突影响下，日本的“新资本主义”

更加注重增长， 这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作出的一种应对，也是对 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

对比作出的反应。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经济增长

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 但又不

甘心放弃这种领导地位， 因而再度出现了以阵

营对抗打压对手、巩固领导地位的国际战略。在

日本看来，“二战”后迄今，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最

好的阶段其实是福利国家体系这一时期， 而这

一时期也恰好是阵营对抗的时期。 在战后资本

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如果说美国曾经历辉

煌，那么日本可以说经历了“失去的三十年”，以

往日本学者多数时候侧重于分析日本国内因

素，如财政和货币政策、人口萎缩等，但对国际

因素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干脆承认理论上难以

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实，从国际政治经济

学角度看， 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在与国

际体系互动， 而不是在单方面被动接受中提升

的。日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比美国更急迫地去

改革新自由主义。为此，岸田政府先于美国拜登

政府提出要改造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新自

由主义，迈向下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美国国际

关系理论当前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争论也

表明，无论是自由主义学者还是现实主义学者，

均认识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一定程度上

源于过度扩张，因而缩小其范围，强化所谓“志

同道合”国家之间的合作，有可能可以重温经济

增长和占据权势主导地位的旧梦。不过，由于国

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 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家安全、国际安全

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简单地将冷

战时期的经验套用到 21 世纪恐怕不那么容易

复制前期的成功。

(本文是笔者在提交给 2023 年 8 月 30 日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 “日本经济科技

政策与中日合作” 会议的发言稿基础上修改而

成的， 感谢杨伯江所长的邀请及其他与会学者

对本文的指正。 )

注释：

①②④⑤⑥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计算所得，该数据库网址为：https://data.worldbank.org.cn/

indicator/NY.GDP.PCAP.KD.ZG。

③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3 年 4 月发布的世界经

济展望数据库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weo-database/2023/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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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New Capitalism” and the Sino-US-Japan Relationship

ZHONG Feite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China）

Abstract: The Kishida government in Japan has adopted “New Capitalism” as its policy program, seeking to achieve a virtuous

cycle of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This is not only a plan for Japan to get rid of economic stagnation, but also a strategic choice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From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the best period of Japanese economic growth was the first stage, in which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ked together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on economic security issues. In the second phase of capitalism, the Japanese economy fell into a 30-year

stagnation, which was caused b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 Kishida’s vision of “New Capitalism,” economic

security remains important, but this time it is a return to the fir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ooperate to meet other countries’ challenges. Japan’s shift to“New Capitalism” has a major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Key words: New Capitalism; neo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security; Sino-US-Japan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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